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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款的“税费”该不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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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电话 解决皮肤问题有方法
中医证实，皮肤问题是由寒湿气进入身体导致免疫系统低下引起的。仲景张正堂皮肤

调理中心取法于1700年的历史传承秘方，精选几十种名贵中药，在完整继承了祖先秘方制
作工艺的同时，运用现代医学技术将药物有效成分进一步提高升华，将身体的寒湿气排出
体外，达到解决皮肤问题的目的。据了解，该机构现开展免费体验活动，不花一分冤枉钱，
报名电话：0471-2539607，内蒙古展览馆西50米路南仲景张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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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丽是呼和浩特市心语爱心康复之家
老师，她的工作、生活原本和心语爱心康复之
家的孩子没有任何交织，临近退休，她憧憬的
是怎样安度晚年。可是，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改
变了她的生活既定轨道。呼和浩特市心语爱心
康复之家前任校长因病无力继续办学，将17个
孩子托付给了身为内蒙古武川县特殊教育学
校老师的张美丽、张秀丽姐妹，可身在武川县
的姐妹俩实在腾不开身来呼和浩特，她们就说
服大姐张荣丽提前退休去呼和浩特接管这些
特殊的孩子。

张荣丽接管这些孩子，当时是很艰难的一
个选择，首先需要接受提前退休每月工资比正
常退休少领3000多块钱的损失，其次安享晚年
的计划就此搁置，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张荣
丽动了恻隐之心，顾不得种种顾虑，接管了17
个特殊孩子的康复训练。这些孩子有的是聋
儿，有的智障、肢残，还有的是自闭症孩子，在
特殊教育专业上，张荣丽毕竟是个外行，两个
将她带入这一行的妹妹成了她的老师，只要有
时间，妹妹们就会赶到大姐身边，手把手教她
训练聋哑孩子发音。

5岁的范梦琪就是17位小天使中的一员，
她出生一个月时被确诊为先天性耳聋，为了给
她治病，父母花掉家里所有积蓄并欠下十几万
元外债，母亲最终不堪压力，在范梦琪3岁时与
父亲离婚。范梦琪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得到更好
的康复治疗，带着女儿从通辽农村老家来到呼
和浩特市心语爱心康复之家接受训练，父女两
租住在郊区的一间平房里。从农村来到陌生城
市的他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得在一家废品收

购站做搬运工，收入仅够
父女二人的生活费，女儿
的治疗费说断就断了，四
个多月没交学费了。令他
欣慰的是，女儿经过一段
时间的康复训练后，发音
和认知明显进步很多。她
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

“妈妈”，但只把老师唤作妈妈······
12岁的郭小璟也住在这个大家庭里，她患

有先天性脑瘫，智力正常，但是生活不能自理，
上下楼梯、上厕所都需要有人背。为了让她达
到生活自理，呼和浩特市心语爱心康复之家老
师们专门为她制定了一套高强度的康复方案。
练习走路是郭小璟最难跨过的一道坎，从老师
抱着她的腰迈开第一步，到逐渐放开双手自己
走，她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流过多少眼泪，几
次想要放弃。现在，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郭小璟能持续行走40分钟，她在这里时刻得到
鼓励，取得进步，再也不是那个曾经遭人嫌弃
的女孩了。

孩子们的训练看到了成果，可是校长张荣
丽却撑不下去了。开办康复机构的经费靠的是
孩子们缴纳的培训费和食宿费，这里的孩子每
个月收费1500元，在同等康复机构属于低收
费，可仍有大部分家长拖延着不肯缴费，进一
步了解后张荣丽才知道，这些孩子大多是单亲
或留守儿童，贫病的家庭不能保证如期甚至足
额交费，有的家庭一个月给500元的，还有一个
礼拜给60元的，跟奶奶生活的一个孩子，没钱
交费，把南瓜、小米拿过来。最困难的时期张荣
丽只好将自己和丈夫每个月一万多元的退休
工资投入到康复之家。康复之家从2017年2月
成立后一直入不敷出，不到8个月支出近30万
元，而收取的康复费用只有5万多，即便张荣丽
将自己和丈夫的退休工资全部投入仍然无力
维持。

内蒙古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了解到康
复之家所处的困境后，将张荣丽和她的17位小
天使的故事搬上荧幕，在内蒙古卫视“福彩·草
原情”栏目中进行了播出报道，同时还利用福
彩公益金对康复之家包括范梦琪在内的5个孩
子进行了每人5000元的资助，希望通过此举呼
唤更多爱心人士关注
他们，帮助他们摆脱困
境，笑对人生风雨。

内蒙古福彩力助不幸儿童笑对人生风雨

用互联网大病筹款平
台筹来的救命钱，究竟该
不该被收税费？这个问题
让河南省原阳县患病青年
千强非常纠结，他通过“放
心帮”平台众筹来的6万多
元治疗费，被平台负责人
索要5%的“税款”。最近，关
于此类平台有无资格开展
筹款救助以及能否收费的
问题，在网上引发热议。

众筹要“收税”引发热

议

2018年4月初，河南省
新乡市原阳县青年千强被
诊断患有脑胶质瘤，家里
陷入困顿。家人帮助千强
在原阳县青年高超自己运
营的筹款平台“放心帮”发
起了募捐。

千强的家人张海旺介
绍，当时一星期就募得6万
多元，结果突然停运。募捐
中断，千强想提前提现。4
万多元给千强后，高超提
出需要扣除募得金额5%的

“税款”，因为善款进的是
公司账户，不是公益账户。

千强的家人认为，这不是
“税款”，而是“放心帮”借
机牟利的借口。所以，将此
事爆料给媒体。迫于舆论
压力，高超将剩余善款全
额交出。

事件在网上炸开了
锅，有网友认为，平台不该
收费，否则慈善就走了形、
变了味儿，就是违法平台。
有些网友则认为，运营平
台需要成本，合理收费保
证生存，而且走企业账户
确实要交税，平台不可能
为患者担负。

建议选择指定平台发

布

那么，“放心帮”这类
平台有无资质进行救助筹
款？5%“税款”的说法是否
成立？

民政部发布公告称，
目前，国内有20家互联网
募捐平台可为慈善组织提
供募捐信息发布服务，包
括“轻松筹”和“水滴筹”
等。“放心帮”并不在内。

除了上述20家平台以

外，公众遇到困难能否通
过还未被民政部认定的互
联网平台进行筹款呢？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
益研究院慈善法律研究中
心副主任黄浠鸣表示：“慈
善法禁止没有公开募捐资
格的个人和组织公开募
捐，但并未对个人求助做
出明确规范。个人为了解
决自己或直系亲属的困难
用互联网平台筹款求助，
是未被禁止的，但是要确
保信息真实性，否则其他
相关法律会加以约束。建
议个人发布求助信息，还
是选择民政部指定的平
台。”

国内尚无明确规定

目前知名互联网大病
筹款平台多数宣称不收
费。比如“水滴筹”称创立
以来从未收取任何费用，
而“轻松筹”也于2017年5
月宣布对个人大病求助实
行零手续费。免费的同时，
上述平台多数选择售卖互
联网保险以保证盈利。

也有平台并未宣称全
免费，比如“爱心筹”声明：
会确保将求助方所筹善款
按照微信公众号的提现规
则第一时间足额转让给求
助方，但未免除“微信方因
支付产生的手续费、运营
费”。

调查发现，宣称免费
的平台均具有一定实力，
获得了大型基金和投资机
构的投资，拥有了相对成
熟的盈利渠道。其他平台

的命运则多有波折。
对于收费问题，黄浠

鸣指出：“未经民政部指定
的互联网平台为个人发布
求助信息后，能否向求助
人收取手续费，慈善法等
相关法律还没有明确规
定，实践中难免出现一些
争议。一般可以由当事人
在事前进行约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
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教授
认为，筹款平台做到免费

很好，但收费与否，得从多
方面看：第一，许多国家的
公益慈善组织筹款都收手
续费，因为募款都有成本。
第二，慈善法施行两年了，
慈善组织在有的县仍不易
注册，打到企业账户实为
无奈之举。如果善款进入
企业账户，确实应收税。第
三，如果互联网大病筹款
平台要收费，应该提前明
确告知平台使用者。

（据新华社报道）

7月25日，46岁的翟一
平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
拘，现羁押在上海市看守
所。

从2016年开始，翟一
平帮QQ群里的病友从德
国代购抗癌药，两年下
来，他成为了病友群里的
顶梁柱。在2014年罹患肝
癌后，翟一平开始钻研相
关的医学知识，常常在聚
集了各地肝癌患者的QQ
群里与病友交流，老米就
在群中。翟一平留意到国
外两个前沿药物PD-1利
尤单抗注射液（以下简称
“PD-1”）和仑伐替尼（简
称“E7080”），便推荐给老
米，希望能挽救他的生
命。

但在那时，国内还没
有这两种药，临床经验更
无从谈起。“试了可能活，
不试肯定死。”抱着死马当
活马医的心态，老米听了
翟一平的建议。2016年5
月，老米体内共有5个肿
瘤，最大3.5厘米。到了
2016年9月，老米体内仅剩
1个1.5厘米肿瘤，其余全
部坏死。这一检查结果连
医生都感到惊讶。治疗期
间，翟一平和老米把这个
治疗方案分享给其他病
友，收到了全国各地病友
的询问：在哪里买的救命
药？

当时的购药途径主要
通过港澳或是国外。香港
距离近，但比从德国买每

个月多花1万元左右。于是
老米向病友们分享了从德
国购买的经验。了解购药
渠道后，有的病人自行去
德国购买。但有的因为路
途、身体等原因，拜托翟一
平和老米代购。

慢慢地，由于药物对
肝癌晚期患者非常有效，
加上翟一平和老米的价
格比其他代购或药商更
便宜，找他们代购的病友
越来越多。他们也有了新
的合作方式：翟一平统计
好购药数量后，由老米托
朋友从德国购买，药到上
海后，再由翟一平用冷链
车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患
者。

翟一平的律师向记者
转述，翟一平对代购国外
抗癌药会犯下销售假药罪
并不清楚。他的初衷是他
卖的药可以救病友的命，
他也能赚点小钱。

翟一平的案情牵动着
许多病友的心。截至2018
年8月9日，来自广东、福
建、海南、江西等地的病友
自发写了163封求情信，希
望翟一平能早日出来。其
中最焦虑的，是一些即将
或已经断药，一时找不到
新的购药途径的病友。一
封求情信上说：“说得更自
私一点，他不出来，我们就
得断药。”

直到翟一平被拘，很
多患者才意识到，他们眼
里有效果的真药，是法律

意义上的假药。他们很疑
惑，为什么能保命的进口
代购药会被认定为假药？

记者调查发现，在癌
症患者群体中，代购国内
尚未上市的抗癌药的情况
很普遍。翟一平对律师说

“大家都有这个需求，谁也
不愿意让亲人等死”。

但法律早已划定了红
线。《药品管理法》明确规
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
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
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
检验即销售的视为假药。
也就是说，所有没被国家
批准的药，都会被当作假
药。而因代购进口药物受
到惩罚的，不止翟一平一
个。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
务所律师金宏伟分析，这
个规定具有合理性，相比
东南亚等地区，中国的药
品管理标准更高，可能存
在购买东南亚生产的药
品后产生不良反应的情
况。

“但这个规定过于一
刀切了。如果从安全角度
去参考，日本和欧美的安
全标准远高于中国，有些
药品吃了很多年，临床验
证确实是有效安全的，如
何尽快使用到中国患者身
上，有关部门应尽快想办
法。”

翟一平案目前仍在侦
查阶段。

（据《中国青年报》）

肝癌患者代购救命药被刑拘


